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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当头，不弃承诺
1951年，龙伯坚调任中南卫生部卫生教材编辑委员会

主任。1953 年，又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所
长，一级研究员。此时，他充满雄心壮志，准备在中医中药
研究领域大干一番，为中国的医药事业作出贡献。

1956年，龙伯坚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旨是
说中医中药要加强理论研究，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因为这一篇文章，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龙伯坚被打成
右派，罪名是“反对党的中医政策”。在经过一番“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后，原来的一级研究员降为四级，工资减少一半，
并要调他去青海医学院教书。此时龙伯坚年届花甲，体弱多
病，难以适应青海的气候环境，无奈之下，他写了一封信给毛
泽东，要求不去青海，继续在北京完成《黄帝内经集解》的撰
写。没多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来到龙伯坚家，说：你的
信毛主席收到了，主席派我来转达他的意见，青海你就不要
去了，安心在北京，继续研究你的《黄帝内经》吧！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有“封、资、
修”身份的人家都遭抄家挨打。龙伯坚的邻居都挨了打。轮
到他时，他说：“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早年也是追随
毛主席革命的。”红卫兵质问：“你有什么证明？”龙伯坚旋
即将毛泽东的信拿给红卫兵看，红卫兵肃然起敬，马上退
出龙宅。国民党元老章士钊先生与龙家是世交，又与毛泽
东是密友，经常被毛泽东邀请在中南海聊天、吃饭。一次谈
到龙伯坚，毛泽东说：“龙伯坚是一个好人。”章士钊将这一
消息告知龙伯坚，自划右派以来，龙伯坚很少听到好话，何
况它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听后，龙伯坚半天激动地说不
出话来。

1976年，毛泽东去世。闻此噩耗，正在长沙躲避地震的
龙伯坚悲痛不已，当即写了四首悼念诗，发表在《湖南日
报》上：

一
六十年来迹已陈，相从犹有旧时人。
能开弱国翻身例，四海弥天拜后尘。

二
缔造艰难仗导师，志坚瞩远有先知。
长征二万五千里，血泪山河铸史诗。

三
壮怀伟语笔生花，余事辞章亦大家。
文武能兼谁比得，天公抖擞换中华。

四
惊雷霹雳震环球，开国雄才史莫侔。
弱草轻尘原一瞬，交游光宠亦名留。

自错划右派后，龙伯坚感到一腔热血，报国无门，遂将
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黄帝内经集解》上，数十年未
曾辍笔。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现存最早最完备的一部经典
著作，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它成书于两千多前，历代
除有一些零星校勘和注释外，尚无人加以系统的集解。如
果能完成《黄帝内经集解》这一开创性工作，将是对中医
学的杰出贡献。龙伯坚虽然学的是西医，但由于家学渊
源，有着坚实的古文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萌发
了这一宏愿，并为此做了大量资料准备工作。为了完成这
一工作，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以致他本来就高度近视的眼

睛几近失明。
粉碎“四人帮”以后，龙伯坚的错划右派问题得

以平反，有关待遇得以恢复。他决心在有生之
年，一定完成《黄帝内经集解》撰写任务。然而

此时，他已双目失明，不能执笔，只能口述。
这时，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中国医学科
学院院长沈其震极力支持他的写作。沈其
震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介绍了龙伯坚写
作情况，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亲自作了批示，
于是有关部门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
持，将他在“文革”中被挤占的私房退回，
又把他学医的儿子龙式昭从长沙调到北

京，协助写作。
1982 年，《黄帝内经集解》这一巨著终于

完成。我国医学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著名医学
家张孝骞说，这部书的出版，不仅可促进中西医结

合，而且可丰富世界医学史使中外医学家更了然于我
国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评
价道：这部书出版后，势必能被世界医学史家所采用，来填
补世界医学史上这块空白。

《黄帝内经集解》的完成，不仅实现了龙伯坚四十多年
的夙愿，也兑现了他对老朋友毛泽东的承诺。

西园龙氏系攸县梅城龙氏的分支，是清嘉
庆年间由攸县槚山迁至长沙定居的一支龙氏后
裔，因聚居长沙西园而得名。

西园龙氏累世簪缨不绝，晚清有直隶知州龙
汝霖、桂林知府龙溥霖、刑部侍郎龙湛霖三兄弟；
清末民初有湖南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两任湖南
民政长的龙璋，湖南同盟会副会长龙毓峻，湖南
著名的教育家龙绂瑞；民国时期有两任湖南卫生
处长的龙伯坚。

西园龙氏迁居长沙，至今已 200 余年，但其
后裔一直以攸县人自诩，始终与故乡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并为故乡的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作出杰
出的贡献。

1852年，太平军的战火波及长沙，为避战乱，
西园龙氏一家隐居在攸县槚山长达 10年之久。先
居住在槚山老屋龙远耀家，后迁居槚山长塘弦。
溥 霖 、湛 霖 兄 弟 师 从 龙 承 斋 先 生 。咸 丰 七 年
（1857）乡试，湛霖与同学龙锡光同时中举。龙承
斋先生门下同科中两举人，一时传为美谈。同治
元年（1862），时年 23岁的龙湛霖从攸县出发，进
京赴考，中同治壬戌年（1862）科二甲第十七名进
士，又点了翰林，在京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总纂
等职。消息传回攸县，梅城龙氏举族一片欢腾。

同治九年（1870），16 岁的龙璋考中秀才。父
亲龙汝霖特地带他回到攸县祭祖。位于县城的龙
氏祠堂这天开启大门，父子进行了隆重的祭祖仪
式，因为清代读书人如果考中举人，可在祠堂竖
两根旗杆，如中进士，则竖四根旗杆。此时的龙氏
祠堂旗杆如林，约有几十根。六年后，龙璋又中举
人，龙氏祠堂又增添两根旗杆。

1944 年，龙绂瑞、龙伯坚父子率全家从贵阳
花溪经湖南冷水滩回老家攸县躲避战乱，讵料不
久日寇犯攸，攸县沦陷。对此时的逃难生活，龙绂
瑞曾记：“余五月离县，由官田迁至鸾山咸贤尹起
仲家，未十日，敌人突至，避于山中，露宿一夜，随
身衣物劫掠一空。敌所经过，人即掳去充夫役，凌
辱备至。”“六月敌窜茶陵，又由咸贤经过，相距约
八里，村民掠扰，逃避一空。此数日中，谣言四起，
余偕家人避于深山，临时盖一篷厂，聊避风雨。山
中多野兽，时夜入人家攫食鸡犬，一夕数惊。”又
有诗记道：“……相惊以寇至，举室各逃奔。余亦
趋穷谷，结庐倚山根。诛茅障风露，砌石为篱
樊。……宵来暴风雨，衾枕沿泥痕。辗转不成寐，
烦忧劳梦魂。”

西园龙氏虽落基长沙已久，但对故乡各项事
业的发展无不鼎力支持。1903 年，在日本学成归
国的胡元倓（湘潭人，龙绂瑞的表兄）首先到江苏
泰兴拜会时任泰兴县令的龙璋，素有“改革当从
教育始”观点的龙璋与胡元倓商定，回湘兴办一
所新式中学，名曰“明德”。龙璋当即拿出银元壹
千元交付胡元倓作为开办费，并写信给堂弟龙绂
瑞请他支持。龙绂瑞接信后也拨出壹千元，其时
正在龙家做客的谭延闿也拿出壹千元。明德中学
开办后，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和抵制。此
时，龙绂瑞父亲龙湛霖正以在籍刑部侍郎之职在
家养病。于是，龙璋、龙绂瑞兄弟商议，请龙湛霖
出任学校总理，素有维新思想的龙湛霖欣然同
意，以他的声望和他与时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交
情，才使明德学堂未扼杀在襁褓之中。

明德开办时，龙绂瑞极力招收攸县籍学生，
将其作为主要生源。后任湖南省长、国民政府行
政院长的谭延闿描述当时情况道：“吾入明德问
学生半攸人，尤惊异。”即当时明德学生半数以上
为攸县人，还说：“攸之学生之在东瀛与长沙者，
亦几几与大县将，人不敢以下邑轻攸。”明德学堂
为攸县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如胡庶华，是明
德学堂首批学生，毕业后留学德国，成为我国第
一位铁冶金博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同济大学、湖
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校长。法学家罗鼎，
1903 年考入明德学堂，后留学日本攻读法学，回
国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还有知名化学
家，博士生导师龙康侯教授。

1907年，龙璋、龙绂瑞兄弟又在经正学堂附设
攸县速成师范班，先后招收攸县学生三个班 165
人，为攸县培训小学师资，此举为攸县新式教育的
普及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民国十八年
（1929），全县有小学364所，学生 15465人，普及率
41.1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倍，名列全省第三。

1909年，龙璋又开办南云中等商业学堂，并在
攸县设分校，招收一批攸县学生入学，为攸县培养
商业人才。历史上，攸县境内曾设南云州，以南云
命名学校，足见龙璋兄弟对故乡的深情厚意。

结缘《新湖南》，巨著当践诺

攸县龙伯坚与毛泽东的友情
罗平

“制科递嬗学堂新，借箸前筹极苦辛。今日楚材烂云
汉，百年谁念树人人。”

这是清末明初攸县名流余德沅吟咏的一首七绝，旨
在表彰攸县龙氏一族对故乡社会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
贡献。

攸县龙家，赫赫有名，1992 年新编修的《湖南省志》
人物传中收录了龙湛霖、龙璋、龙绂瑞、龙伯坚四位人
物，皆为攸县龙氏族裔。一门四人收入省志，除了湘乡曾
国藩家族，全省尚无第三例。

本文主人公龙伯坚系著名教育家龙绂瑞之子，也是

前清内阁学士、刑部侍郎龙湛霖之孙，亦是有“晚清名县
令，共和大功臣”之称的龙璋的堂侄。这样一个出身于封
建世家的青年，却与出身平民家庭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
中结成深厚友情，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弥久益
坚，回望这一段往事，无疑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西园龙氏的故乡情
罗平

携手主编《新湖南》
龙伯坚，名毓莹，祖籍攸县槚山，1899年出生于长

沙。名门之后，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1915年，年仅 16
岁的龙伯坚便考入了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湘雅医学院
前身），立志以后做一名名医。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长沙学生积
极响应，龙伯坚积极投入，游行、演讲、办刊等活动，是
长沙学生领袖之一。当时，长沙学校均成立学生会，并
在此基础上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为了发动民众，各
校多发行周刊。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行《湘江评论》，湘
雅学生会发行《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生会发行
《岳麓周刊》，甲种工业学校发行《甲工周刊》，明德中
学发行《明德周刊》，周南女中发行《女界钟》，毛泽东
主编《湘江评论》，龙伯坚主编《新湖南》。由于《湘江评
论》反帝反封建观点鲜明，言辞犀利，不久就被军阀张
敬尧封闭。而《新湖南》此时正逢暑假，外地学生纷纷
回家，出版发行缺乏人手，于是龙伯坚决定邀请毛泽
东接编《新湖南》，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从此，毛泽东
天天来到湘雅学校，在龙伯坚宿舍里撰稿编稿，两人
天天见面，无话不谈。毛泽东知识渊博，爱好古典诗
词，精通历史，龙伯坚极为钦佩，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家
中作客。毛泽东接手《新湖南》后，就将报头“新湖南”
三个楷体字改为宋体字，并对报刊内容进行革新。他
在革新宣言中写道：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
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
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
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归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
是：“什么都可以牺牲，唯宗旨绝对不能牺牲。”此后，
《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传统，不断评击军
阀张敬尧的暴政。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于
是，毛泽东离开长沙，到北京继续从事革命。

1923年，从湘雅毕业的龙伯坚已在长沙仁术医院
工作。一晚大雨倾盆，他正值晚班。突然，传达上楼告
之：有一个穿短打的人要会你。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青
年学生都穿长衫，劳动人民才穿短衣，长沙人称为“短
打”。龙伯坚感到奇怪：这是谁呢？下楼一看，竟是几年
不见的毛泽东。只见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裤脚高
卷。龙伯坚立即请他上楼，问：“你怎么搞得这个样
子？”毛泽东说，他现在遭受当局的迫害，行踪不能公
开，而杨开慧生了重病，要请龙伯坚到他家去看病。龙
伯坚二话不说，当即跟毛泽东出门，经过韭菜园，沿着
一条弯弯曲曲、杂草丛生的小路来到清水塘毛泽东居
所。一看，杨开慧患乳腺炎，病情严重，须立即住院。第
二天，龙伯坚为杨开慧在仁术医院办好住院手续。毛
泽东每天来照料杨开慧，中午就在龙伯坚办公室里吃
饭、睡午觉，直到杨开慧病愈出院。此后，两人天各一
方，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再度联系。

烽火连天，音问不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1939年，龙伯坚在西安任西北行营卫生专员，
而毛泽东在延安指挥着敌后抗日。两位许多年未见面的老
朋友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恢复了联系，并数次通信。
毛泽东送给龙伯坚一本他的著作《论持久战》，并在书上题
了龙伯坚的名字和他自己的签名，同时还填了一首词给龙
伯坚，后来又寄了几本小册子。

有一次，毛泽东来信邀请龙伯坚去延安参观。接到此
信后，龙伯坚十分兴奋，准备马上请假去延安一趟，这时，
他的好友，时任西北行营高参的方叔章问他，“你这一去还
打算回来吗？”龙伯坚回答：“当然回来。”方先生又说：“那
你做好准备，你从延安回来，身后会跟一大串特务。”龙伯
坚生平最讨厌国民党特务，听了此言，就此作罢，但一直珍
藏着毛泽东给他的信、词和著作。

1941 年，龙伯坚因肺病复发，离职在贵阳花溪休养。
1944年，为避战乱，龙伯坚全家回老家攸县，途经湖南冷水
滩，发生翻船事故，虽然人员平安，但随身所带行李包括毛
泽东写给他的信、词和著作全部落水散失，这使龙伯坚抱
憾终生。

抗战胜利后，龙伯坚第二次担任湖南卫生处长。他虽
为省府官员，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而对老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寄予厚望。于是，他暗中参加革命
工作，掩护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书记周礼（化名
唐光前）住在他家。1949 年因国民党特务告密，龙伯坚被
捕，直至长沙解放前两天才出狱。

长沙解放后，龙伯坚继续担任湖南省卫生处长，并兼
任省人民政府委员。此时，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
报》创刊，由毛泽东题写刊头。龙伯坚见后十分兴奋，马上
致信毛泽东，问是否忆及五四时的《新湖南》周刊而题写了
此名？并请毛泽东重写抗战期间赠与的诗词。不久，毛泽东
回了信。

伯坚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

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
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
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不久，龙伯坚去北京参加全国各省卫生厅长会议。一
天，卫生部长傅连璋找到龙伯坚，说：毛主席要接见你，并
当即陪同龙伯坚坐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热情接待了这位
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并向傅连璋介绍说：这是我从前在湖
南搞革命的老同志。晚饭后，毛泽东和龙伯坚畅谈，回忆五
四运动时期他们一道搞学生运动，办刊物的青春岁月。毛
泽东记忆力很好，对当年湘雅同学中的老熟人，他都叫得
出名字，并一一加以询问。对龙伯坚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
世家、留学美国，又在国民党政权做官多年的人，能参加革
命工作，毛泽东感到极为高兴。在谈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
时，毛泽东说：“西医很科学，犹如现代交通工具
中的飞机、火车，中医不够科学，犹如交通
工具中的独轮车。现在的中国运输，既
要飞机、火车，也还要独轮车。”还
说：“在旧社会，庙中抽签的药方也
不错，它不会医死人的，再说旧
社会劳动人民无钱看病，吃了这
种方子，有时也碰中了，治好了
病。你们医生可将这些药方拿
来研究研究。”这晚，两位老朋
友相谈甚欢。

1983 年，龙伯坚去世前两个月，
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中指导儿
子龙式昭完成《黄帝内经集解》。

龙伯坚

龙璋龙璋


